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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建设和重大工程的实施。2008年北京奥

运会，“数字奥运”成为一大亮点。这是

“奥运战略”与“数字北京”的结合，凝

聚着我们多年的心血和汗水。北京市的

信息化综合水平一直保持全国第一。

2002年起，我开始担任中国软件行业

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市软件行业协会会长

等职，为促进国产软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和完善奔走呼吁，在政府与企业、国内外

企业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在担任北京市政

协委员期间，我为北京市经济科技发展提

供6个提案，其中3个获得优秀提案奖。在

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体会到，具体的

知识会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更新，而方法、

态度、价值观对一个人会产生更持久的影

响。母校教给我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对待

事业与人生的积极严肃的态度以及局部

服从全局、个人服从集体的价值观念。 

罗维塔学长在智利参加“当代中国与世界

——中拉智库对话会”（2019 年）

想念 46 年前在静斋的日子
○巴勃罗 •罗维塔（1977 级计算机）

我是在1978年3月进入清华大学计算

机系读书，并在1982年7月毕业拿到了工

学学士学位。我的老家在南美乌拉圭首都

蒙得维的亚，据说是世界上离北京最远的

首都之一。我很有可能是第一个进入清华

大学的乌拉圭人。

要说起当时刚20岁的我怎么从南半球

抵达北半球、从西方来到东方，需要很

长、很复杂的解释。因此我就先简单地来

回答这个问题：

我父亲比森特·罗维塔是一位乌拉圭

的老共产党员，他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

到20世纪50年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他与当时的 “国际书店”（现为中国国

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这一机构建立了联

系，并在他开设的乌拉圭书店发行来自中

国的西班牙语的杂志和图书。因为这种经

历，父亲曾多次应邀访华，并有幸受到毛

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因为父亲的缘故，我从小就与中国

“相识”。我的童年读物中就有不少来自

中国的故事书。我至今记得《今日中国》

杂志上那些图片带给我的震撼。父亲第一

次去中国时，我才八岁。他带回来很多礼

物，有茉莉花茶、丝绸、檀香扇等，还有

一盏红灯笼，灯笼周围放满了关于中国的

图书和报刊。慢慢长大后，我开始阅读更

多的书籍，逐渐了解到鲁迅、巴金、老舍

和茅盾等作家，还有齐白石、徐悲鸿等画

家。通过父亲书店里出售的汉语教材，我

第一次接触到了神秘的汉字。再后来，我

成为父亲的助手，协助他出版关于中国的

图书。

1975年7月，父母应邀来华在外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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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当专家，我和我的妹妹跟着父母一

起来到了中国。在父母工作的同时，国务

院专家局为我和妹妹创造了在北京上学的

机会。这样一来我们从1975年至1977年先

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 
学习了两年的汉语。

后来，又是专家局给了我们建议，可

以转到另外几所大学，去学习一个专业。

我妹妹决定上北京大学学习汉语，而我选

择了清华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插入1977
级）。当时我的想法是在一所大学用中文

学习一个专业可以算是一举两得，既学习

一个专业又提高我的中文水平。

在北京语言学院读书时，我们跟父母

一起住在友谊宾馆，每天像很多当地人

一样骑自行车到学校读书，下课以后返回

宾馆。

进入两所大学之后，我和妹妹决定搬

到北大和清华居住。这样，从1978年开始

我就住进了清华大学的静斋。当时清华有

两座留学生楼，一个是静斋，另一座叫强

斋。“斋”这个字是我到清华学到的第一

个字。

到了静斋，留学生办公室 （留办）

给我提供了一个脸盆，一个大的暖瓶，一

条棉被，八根竹竿及一个蚊帐。因我们属

于 “外国朋友” ，就受到了很多特殊的

照顾。在静斋，我们一个房间里只住两个

人，公共水房里专门隔出一个小小的洗澡

间，每天提供一个小时的热水可以洗澡。

我们的留学生食堂，每天都有肉和其他普

通老百姓不是每天能吃到的炒菜。一楼还

有一个彩色电视机。相比当时的中国学

生，这是非常高级的生活待遇了。当然现

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很多。

我们班有40多个人，其中有三个留学

生，一位来自尼泊尔，一位来自加蓬，还

有我，可谓是“亚非拉”的代表。那时候

在世界上还没有现代化工具如手机、电脑

等，我们使用的是计算尺。前一两年数理

化的课程是几个不同系的学生一起上的，

在一个较大的课堂。这样一来我们三个亚

非拉留学生与近一百位同学一起上课，老

师在上课和黑板上写东西时考虑的是大部

分中国同学而不是我们三个留学生。可以

想象，我们三人的学习面临的是非常困难

的局面。比如，我还没有抄完老师在黑板上

写的东西，他就擦去开始写别的内容了。

我们留学生一般只有上午上课，下

午、晚上主要用于整理笔记、学习和做作

业。我们的课本等教科书都是中文的，当

然作业和考试也都是用中文，要做的作业

和考试也只能是手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但我也知道自己来学习的两

个目标，即学习专业、提高中文水平。我

的同屋是中国同胞，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

个练习中文的好机会，也是了解中国的文

化、民族习惯、发展历史的良好机会。

虽然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其他的中国同

学要好，但我们的生活作息几乎与其他同

学是一样的。每天早起，洗脸打水，午饭

在
静
斋
学
习
的
罗
维
塔



我与清华

2025年（春） 37

之后睡午觉。食堂没有西餐，吃饭时要用

饭票，要自己打水、洗衣，等等。

清华大学的体育设施非常好。我们几

乎每天吃晚饭之前到体育场踢足球，还有

羽毛球和乒乓球运动。后来我们组织了一

个留学生足球队，留办还特意为我们制作

了体育服装。我们就开始与大学的其他系

的学生组织比赛。因功课时间很满，只能

中午踢，11:30 吃午饭，稍微休息一二十

分钟就在体育场进行比赛。

46年前的北京与现在大不一样。清华

大学、 北京大学、语言学院、钢铁学院

等都算是在北京的郊区。假设我们要去

王府井的新华书店买书就说 “今天我要进

城了 ”。我们买日常生活的用品或想吃包

子、修自行车等就到附近的五道口。

一到夏天，清华大学会安排露天电

影，我们晚上不忙时还可以到一楼看电

视。有时留办还安排一些校外活动。所有

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1982年的夏天我毕业了。当时的中国

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对我一个计算机专业

毕业的外国人来说，几乎不可能找到专

业对口的工作。那时候我在华已经七年

了，我对中国很有感情，父母都还在北京

工作。毕业之后我就开始与外文出版社合

作，帮助修改一些“中国建设” 专题的西

语文章。同时外文局邀请我和我的妹妹及

两三个拉美的朋友，合作翻译一些短篇小

说，一共出版了两本书。

那时候，在中国能讲汉语、阅读汉语

并在北京常驻的西语国家的人非常少，这

样我就开始收到一些驻北京的西班牙机构

的邀请，去他们那里工作。我先在西班牙

的通讯社埃菲社工作， 后来又到西班牙

驻华使馆商务处负责贸易促进工作。上个

世纪90年代，一家西班牙石油化工公司请

我担任他们北京代表处的负责人。

1995年移居西班牙后，我每年都会回

到我的“第二故乡”中国。实际上，我是

在西班牙和中国两地生活。这些年来，我

参与了多个促进中国与西班牙语国家交流

的项目，涉及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

2 0 1 2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中

国，我创建了个人网站“东方深思”

（Reflexiones Orientales）。在网站首页，

我写道：生活在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的居民

自称“东岸人”。创办本网站的这位“东

岸人”，在乌拉圭和阿根廷生活

了20年后，于1975年抵达中国。

自那时起，这位“东岸人”就再

也没有和那个“东方国度”分开

过。他在中国度过了将近25年的

光阴，时至今日，他仍与中国保

持着密切的联系。

“东方深思”旨在讲述与分

享中国故事和个人经历，通过

深度分析，带您走近“东方国

度”，了解中国的昨天和今天。

在我的博客上，我写一些与中国留学生足球队合影，后排右 2为罗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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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各类文章，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

到外交，从文化到足球，等等。

对我们西语国家的人而言，哥伦布的

航海经历家喻户晓，但却极少有人知道中

国明代的郑和在哥伦布之前就已经七下西

洋。因此，我专门撰写了《郑和下西洋》

的文章，发布后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我还

利用双语优势，通过一些有趣的语言现

象，以小见大反映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国

人的生活习俗的变化。比如，通过梳理

“赤脚医生”一词在中国语境的出现和逐

渐“退场”，来讲述中国医疗制度的变迁

和改革，反映中国人民的医疗条件如何得

到逐步改善。

中国的政治和外交也是我关注的重要

领域。《习近平讲故事》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本书，该书以讲故事的方式把习近平主

席深刻的思想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故事，非

常适合我们外国人阅读。于是，我在博客

上也发表了多篇文章，用西班牙语来“转

述”习近平主席讲的那些故事，让更多人

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治国理政思想及其关于

中国的改革和未来规划的真知灼见。除此

之外，我也经常接受一些新媒介的采访，

或为新闻媒体撰写文章。

2016年，我有幸获得西班牙王国国民

成就荣誉勋章，该勋章旨在表彰我为推动

西班牙文化传播以及中国与西语国家文化

交流做出的贡献。

如果说我父亲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成

就，那么我所见证的，则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我是“中国速度”

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不知不觉间，高楼拔

地而起，自行车换成了小轿车，绿皮火车

逐渐被高铁取代，中国的发展可谓日新月

异。遥想那些吃大白菜的冬天记忆、那些

回旋在北京街巷的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我

不由感慨万千，我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何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

每次别人问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专

业是什么？我都觉得无法答复，只能说 
“与中国有关”。我喜欢研究中国的各个

方面，更多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事，就是

我几十年以来的 “专业”。现在，我人

到老年，但是按照中国的 “活到老学到

老”的精神，我还想发挥余热，为推动西语

国家与中国的相互了解做出我微小的贡献。

我个人认为，中文是一种

很有逻辑的语言，我觉得在清

华大学所学的计算机专业，特

别是逻辑学课程，非常有助于

我学习并理解汉语和与中国有

关的很多事。

我一直想念在清华大学的

日子，遗憾的是毕业之后我还

没有回过母校。我期待有一天

重返清华，也感谢清华母校所

给我的一切。         
  2024年12月7日于马德里全班同学在主楼台阶合影，后排左 6为罗维塔


